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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美毕业展上 她给视障女性造了一个卫生间

让智能适盲化设计
走进现实生活

一个卫生间，被搬进了毕

业展。在今年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展

上，体验者戴上眼罩，拄着盲杖，沿着脚下

的盲道慢慢向前。语音提示会告诉他们，垃圾

桶在哪里，置物架在哪里，盲文地图放在什么位

置。卫生间里最特别的，是一个内置AI模型的垃圾

桶，可以识别纸巾上是否有血迹，并通过语音播报结

果，帮助视障女性判断自己是否来月经。谈起垃圾桶

的设计，来自央美城市设计学院的本科毕业生李姝荣

说，毕业展结束后，有人质疑这样的设计是否有必

要，也有人主动联系她，希望把产品带进商场试

点，“对我来说，毕业设计只是开始。我更期待

的是有一天，人们会在商场、公园的卫生

间里，自然地遇见它，而不再觉得

它是一件特别的东西。”

适盲化设计
源于儿时治疗眼疾经历

毕业展上，为了让观众可以体验适盲卫生
间，李姝荣准备了眼罩，也配备了语音说明
书。体验者戴上眼罩后，可以跟着语音提示，
找到场景里每样东西的位置和功能：垃圾桶怎
么使用，置物架在哪里，挂钩可以挂什么，都有
对应的引导。

“通往男女卫生间的盲道采用了不同的造
型，希望视障者通过触感辨别不同的卫生间。展
出时，有时我会在作品旁给观众讲解每一个装置
的功能，以及我的设计思路。不过，人机交互产
品对精密度要求很高，也需要足够的时间和资金
投入，很多带有人机交互功能的作品可能会在展
览上出现一些问题，我的产品也不例外，后来为
了保证整体体验，我只能暂时关闭了交互功能。”
李姝荣说，来看展的人很多，不少人会戴上眼罩
体验一下。有人第一次踩上盲道，发现盲道的纹
路不够明显，有人甚至感受不到两种盲道的区
别，“这些反馈对我来说很重要，也会成为后续迭
代产品的参考依据。”

展厅里的垃圾桶被喷成了醒目的蓝黄色。
除了照顾色盲群体的辨识需求，李姝荣也希望它
足够显眼，“只有被更多人看到，它才更有可能真
正走进公共空间。”

适盲卫生间整体设计并不复杂，部分是在
现实中已经有的设计基础上做了一些调整和创
新，比如盲文地图、区分男女卫生间的盲道等，

“但整个项目最核心的部分，还是AI垃圾桶，决
定做这个产品和我小时候的一段经历有关。”李
姝荣说，她先天性弱视，六七岁开始接受治疗。
治疗期间一直使用一种叫阿托品的眼药水，药
品的副作用会让瞳孔扩散，看不清东西，畏光。
每到寒暑假，她都要经历这样一段时间：每天滴
眼药水，看不了书，也写不了字，看不清电视，

“那段时间生活特别不方便，陷在近乎失明的状
态中，很痛苦。”

正是儿时的经历让李姝荣开始理解，视障者
的生活会遇到多少不便。后来她越来越关注无
障碍设施。2024年，她在社交平台上
看到很多关于视障女性经期的讨
论，被提及最多的话题是“如何判
断自己是否来月经，从而避免生活
中的尴尬”。

“我发现，大多数女性意识到
自己来月经，都是在卫生间里，通过卫
生纸确认是否有血迹。既然这样，是不
是可以把垃圾桶变成判断过程的一部分，如果它
能够检测卫生纸上有血迹，再通过语音进行提
示，是不是就能够帮助视障女性更方便地确认。”
她慢慢理清了自己设计作品的思路。

覆盖人群越多
产品落地可能性越大

从最初的设计概念，到最后展出的成品，李
姝荣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共找到5位视障女性作
为志愿者。

做设计的时候，她一直提醒自己，不要让
产品把视障女性变成“需要被特别区分的人”，

“我的想法一直都是做一件符合通用设计原则
的产品。它应该和原本的卫生间兼容，而不是
重新建造一套只属于视障女性的设施。真正
需要被替换的，其实只有垃圾桶。在原有的卫
生间里，把普通垃圾桶换成带检测功能的智能
垃圾桶，再增加盲道引导，语音提示和盲文地
图，就能够完成整个系统。我不希望为了使用
这个产品，视障女性必须进入一个专门的卫生
间，如果必须这样做，不仅意味着更高的建设
和维护成本，也会给她们带来一种被特殊对待
的感受。”李姝荣说。

第一代垃圾桶非常粗糙，李姝荣称：“用瓦楞
纸搭模型，反复尝试挡板的开启方式，比如旋转、
上翻、下翻，再不断调整比例和结构。确定大致
造型后，在网上买了一个上下开盖的智能垃圾
桶，在原来的基础上安装摄像头、开孔、连接电
脑，实现最基础的检测功能。那个时候，它还是
一个粗糙的实验模型。”

重新建模，不断迭代造型和功能，找厂家3D
打印外壳喷漆上色，请专业人员组配，再一点点
训练识别血迹的AI模型。最后制作出来的垃圾
桶分为上下两层，检测血迹的投入口一个朝前，
日常丢垃圾的开口朝上。完成检测后，不需要复
杂的机械操作，只要顺手把卫生纸扔到朝上的开
口，就完成了整个流程。

好的设计不应该让使用者重新学习一套
新的操作方式，而是在原有习惯的基础上增

加新功能。不管是普通使用，还是需要检
测血迹，这个垃圾桶都可以被任何人正常

使用。李姝荣觉得一个产品覆盖的人
越多，真正落地的可能性就越大，

进入公共空间的可能性才
会变大。

商场联系合作
尝试增加残障友好设施

在创作和展出过程中，也有人质疑过这个
产品。有朋友跟李姝荣说，这样的产品不如做
成家用产品，利用率会更高。“如果公共空间能
够提供更完善的无障碍设施，如果市面上有更
多真正能解决问题的产品，我相信视障人士会
更愿意走出家门。”李姝荣说，她最开始学美术
时只是因为喜欢，并没有想那么多。那时候家
里并不支持，长辈和一些老师都觉得我坚持不
下来，“后来，跟家里僵持了整整一个学期，我一
直想证明学美术不是为了逃避学习，而是因为
真心喜欢。”

进入大学，李姝荣选择了家居产品设计方
向，她觉得这个专业离人们的生活很近，不是停
留在图纸或者展厅里，而是能做一些实际的东
西，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我知道画画和学习都
是一辈子的事，但我也希望，自己的创作能与更
多人的生活建立起连结。”

毕业展之后，李姝荣在网上看到很多关于适
盲化作品的讨论。“我知道大家关注这样的设计，
但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参与讨论。几乎每一条
评论，我都认真看了。很多网友觉得，这样的产
品确实有存在的必要。也有一位长期从事无障
碍设计的网友提醒我，我作品上的一处盲文有错
误，读起来并不通顺。后来我才发现，那部分盲
文是在设计过程中通过AI翻译生成的。因为无
障碍相关的数据积累还不够充分，AI在这方面
也存在不少漏洞。”

也有很多网友针对这个作品，讲述了自己的

故事。有人说，自己的家人是视障者，他们需要
的适盲化设计远远不止这一件产品。

有一个女生讲，爸爸是视障者，平时一直由
妈妈照顾，有一次妈妈外出，回家后发现，爸爸已
经便血了好几天了，但爸爸自己并不知道。还有
人说，自己的妈妈也是视障者，即使在家里，来月
经时也常常需要她帮忙确认。

也有人留言，如果妈妈年轻的时候就能遇到
这样的产品，生活里很多细小却反复出现的麻
烦，也许早就解决了。

“我设计的或许只是一个垃圾桶，但大家
讨论的，从来都不是垃圾桶本身。他们真正关
心的是，那些一直没有被看见、也很少有人认
真回应的需求，终于开始有人愿意去关注了。
受限于时间和经费，目前展出的产品还没有经
过大规模的人机工程测试，也没办法邀请更多
视障女性参与体验。”李姝荣说，第一版模型制
作出来的时候，她和同学先蒙上眼睛试用了一
遍。从功能上来说，垃圾桶已经能够完成整个
流程，使用起来也比较顺畅，但这和真实的使
用场景还有很大的距离，有很多问题等待解决
和优化。

“从毕业设计走向现实，会遇到很多问题。
样品制作很仓促，后续还要面临成本、量产、维护
等问题。展览上我把垃圾桶的颜色喷成了蓝色
和黄色的渐变色，颜色很鲜艳，也很显眼，除了考
虑色盲群体的辨识需求，我也希望更多人能够注
意到它，愿意停下来看看，关注到这样的适盲化
设施。如果被更多人看到，或许它落地的可能性
就大一些。”李姝荣表示。

“毕业展后，南京有一家女性友好商场看到
设计后联系我，希望能够合作，在商场里尝试增
加残障友好设施。我很开心，但是我的产品目前
还不能正式投入使用。现在的产品最核心的识
别模块训练样本还远远不够。面对不同颜色、不

同形态的血迹，模型还有可能无法准确识
别；产品的造型、人机工程和交互细

节，也还有不少需要调整的地
方。”李姝荣说，希望再给自己
一点时间，将智能垃圾桶继续
完善。等到真正成熟之后，也
希望能有更多商场、公园等公
共场合愿意尝试使用。

文/本报记者 佟晓宇
统筹/宋建华

供图/受访者 视觉中国

李姝荣

适盲化卫生间

智能垃圾桶

语音播放器


